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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过后
没有一个赢家
本报记者 龚海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对王辉一
家人来说，事情算是结束了，毕竟生
活还要继续下去。而对药家鑫的父亲
药庆卫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和
张显的官司还要打下去。

在恩恩怨怨暂时告一段落后，人

们又想起了3岁的毛蛋。这场经历了
全民围观、审判、狂欢的官司，最终没
有一个赢家。

王辉不得不继续的生活

进入寒冬，死者张妙的丈夫王辉
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有时夜里10点
才回家，儿子毛蛋跟奶奶都睡醒一觉
了。

王辉又回到城里给家具城搬家
具，每天天一亮就得走，忙到晚上才
能回到村里，往往错过了晚饭。

忙忙碌碌的一天能给王辉带来
100元左右的收入，“娃两周就得喝一
包奶粉，买的还是最便宜的那种。”王
辉没读过多少书，一直都干赚钱少的
体力活。

他说话时一个劲儿地咳嗽，感冒
一个多月了，却从未放在心上。他一
个人住在离父母家不远的自己家里，
而毛蛋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9月份，王辉把3岁的毛蛋送进了
幼儿园，老人就负责接送孩子。但在
妈妈的事情上，毛蛋还一无所知，“现
在不告诉他，等他长大了，再慢慢给
他讲。”王辉说。

因为工作忙，王辉已经很久没去
岳父张平选家了，而张平选也已很久
没看到毛蛋了。

张平选依然想不通

至今，张平选还在为药家父母没
有赔礼道歉而耿耿于怀，他说不知道
这父母是咋想的。

这个冬天，张平选一直闲着，老
两口还在帮小女儿张朗带孩子，天气
太冷，他们没让孩子去上学。

12月22日，记者见到张平选时，
他的话不少，但基本上都围绕着药家
父母展开。张妙母亲一直没吱声，可
以看得出，她神情依然有些恍惚。

既不会上网，也不关注电视，张
平选无从知道事件演变的现状。他只
是听人说，药家鑫父亲药庆卫将自己
退回去的20万元放在一个单独的账
号里，原封不动。

张平选对药家父母老是“执着于
钱”心存芥蒂，“我一开始想，你娃干
下这哈(坏)事了，我饶不饶先不说，

你当爹妈的也应该来给我一个交代
呀！”

今年2月底，药家父母第一次去
见张平选，同时拿了3万元钱，前后见
面不超过10分钟。“一上来就提钱，始
终不肯说一声儿子做错了的话。”张
平选没想到这次见面如此缺少人情
味，而药家也一直没有向张平选所希
望的人情路线上靠。

在一再错过所有协商机会后，药
家鑫被执行死刑，而张平选却还是没
有盼到药家父母的道歉。当药家一再
猜测受害方到底想要多少赔偿时，张
平选却不在乎赔多少。直到最后，法
院判定经济赔偿4 . 5万元，3万元给孩
子，1 . 5万元给张妙做丧葬费，王辉和
张平选一分都没要。

张平选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均来
自于社会捐款，“社会上有捐给我们
50元、100元的，总共大概不到 1万
块。”另外，傅蔚冈发起的网络捐款筹
到了54 . 5万元，其中4 . 5万元被王辉
捐出，40万元给毛蛋买了基金，剩下
的10万元，按约定，王辉和张显取出
来后给张平选打到了银行卡里。

今年5月26日，药家父母第一次
来到北雷村张平选家，送来20万元。
药庆卫走后，张平选把20万元原封不
动寄回了药家。

张平选说：“我现在还能自己
做着吃，并不是老得动弹不了了。”
而他心里还保持着宽容，“说实话，
我还有两个娃，还有依靠，药家老
人可就那一个。等到腊月底了，我
想再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出来
坐坐。”不过连他自己都认为药庆
卫不会答应。

药家的“内外交困”

今年8月4日，隐忍多时的药庆卫
状告张显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作为
原告代理人，张显至今坚持自己只是
做了一个代理人应该做的。

一直以来，张显所发布的关于药
家有背景等信息引起了舆论的强烈
反响，但他不认为舆论会主导案件的
审判。“难道他是平民就不会被判死
刑了？”张显说自己是害怕法律不公
正，而对药家背景的猜测，是为了让
大家来监督。

他觉得药案不会因为药家鑫被
执行死刑而结束，“药家鑫死了，药家
鑫的余毒还没有消除。”但他没想到
自己会以侵犯名誉权被告上法庭，虽
然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后来张显给药庆卫去了一个
电话，他说是为了私下和解，劝药
庆卫不要再打官司，他觉得这场官
司药庆卫必输无疑。而在药庆卫的
版本里，这次通话被看作张显向自
己道歉。

药庆卫的律师兰和在接受采
访时说，起诉张显是药家经过了长
时间的隐忍，才决定做出的法律行
动。而药家现在也是内外交困，药
庆卫的妻子段瑞华被诊断出抑郁
症。对于这桩官司的细节，药庆卫
也不愿多说，只等按照法律程序一
步一步走。

12月23日，案子有了新进展，定
于12月29日14时开庭审理。接到法
院传票后，张显和药庆卫分别在自己
的微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所有这些恩恩怨怨过后，有人
怜惜起了 3 岁的毛蛋，觉得最后判
的经济赔偿太少。“药家鑫就是一个
穷学生，要赔偿，那也都是他父母的
钱。”

而在张平选退回 20万元后，药
庆卫说自己把那笔钱存在了专门
的账户里，留待张平选老两口和毛
蛋将来需要时再来拿，“这是药家
鑫最后的愿望，做父母的一定会去
完成。”

出院了，上学了，
结束了？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孩子们这次当了校车改革的实
验品。”12月20日，甘肃正宁校车事故
受伤孩子的家长武晓勇(化名)说。

武晓勇是村民中难得的读书人，
但其他那些读书并不多的家长也很快
悟出这个道理：正是孩子们的伤亡，才

引起整个社会对校车的关注，进而让
政府有所作为。

此时距离11月16日校车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死者获得了赔偿，
伤者在救治后纷纷出院，生活眼看着
又要回到以前的轨道上，可在一些家
长看来，事情并未结束。

病倒的老人

在冬日肃杀的渭北高原，离小博
士幼儿园15里路远的正宁县于家咀村
无疑是这次校车事故的重灾区。

11月16日清晨，贺佳玮被奶奶送
上了校车，还没等他站稳，车就发动
了。

当车祸的消息传到村里时，贺佳
玮的奶奶当场就出了状况。

于家咀村人多地少，年轻人大都
选择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成了村里
最常见的组合。遭此事故，老人顿时感
到无法向儿女交代。

3岁的高琪出事时，她爷爷还在镇
上打零工，老高和老伴很快被人接走
了，并安排住进了县城的宾馆。认领尸
体时，孩子们身上穿着统一买来的新
衣服，他们被允许土葬。

“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留在
家里跟着我们。”老高说，孙女夭折后，
老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并很快诱发
了严重的胆管结石，从上海匆忙赶回
来的儿子儿媳强忍悲痛，又赶紧接老
母亲去上海做手术。

“手术费用就花了6万多块。”单独
留在家里的老高接到了儿子从上海打
来的电话，而家里拿到的死亡赔偿金
是43 . 6万元。

相比之下，贺家的情况要好很多，
贺佳玮的奶奶还有大把机会去疼爱孙
子。除了头部受到撞击、脸上擦破点儿
皮，贺佳玮并无大碍。

他意识清楚地进了医院，甚至还
跟旁人描述了车祸发生时的情况。这
个5岁小男孩算是伤得比较轻的，在住
院观察几天后，赶回老家的父母就接
他回家了。出院时他们领到3个月的营
养费，每天20元钱，另外还有一笔数额
不大的护理费。

孩子们插进学前班

回到家的贺佳玮再也不愿去幼
儿园上学，虽然事发两天后，政府火
速在小博士幼儿园的分院成立了新
的幼儿园，取名正宁县榆林子镇幼儿
园，并把小博士幼儿园的所有教师照
单全收，可是除了附近的两三百名学
生尚能按时报到外，偏远村子的孩子
都不再来。

让儿子呆在家里，贺佳玮的父亲
贺华民心里也不踏实。贺佳玮时不时
会害怕，说“大车撞了我们”，这让贺
华民夫妻俩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贺
华民又把儿子送到村里的小学。

在校车事故发生后，教育部门要
求各村小学的学前班积极接纳原本在
镇上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实际上，于家
咀村的小学一直设有学前班，但自从
小博士幼儿园出现，学前班就不再是
年轻家长们的选择。他们觉得在幼儿
教育上，小博士更专业。

于家咀村小学就在村子中心，离
贺家不到500米，贺佳玮跑几步就到
了，再也不用担心坐车出事了。而那些
在校车事故中没有大碍的孩子现在基
本上都插进了学前班，校长张彩合联
系上级主管部门调配了相应数量的桌
椅板凳，却没有专业的幼教，只好让学
校的几位年轻老师去参加短期的幼教
培训。

上学的事似乎可以先这样将就，
孩子们重新在校园里蹦蹦跳跳了。

出院不是结尾

随着时间的推移，悲伤在于家咀
村慢慢消散，大人们从激动中逐渐平
静下来，开始认真考虑孩子的事。贺
华民总觉得校车事故还缺少结尾，

“孩子被撞了，然后被治疗，然后再
出院，是否还应补偿精神损失？”

就像贺华民担心儿子的心理健
康一样，不少受伤孩子的家长认为政
府应该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于坤 4
岁的女儿于佳音 12月 12日才出院，
在出事后，于佳音就因严重的脾裂伤
被送到了咸阳一家医院，一住就是
26天。住院期间，有医生给于佳音做
了心理辅导。

受此启发，于秉忠咬咬牙给同样
受伤严重的女儿于迎丽买了一部学
习机，播放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懂的日
本动漫，于迎丽就整日趴在炕头上对
着屏幕，暂时忘掉了偶尔还有的腹
痛。

相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创伤，
家长们更关心后遗症对孩子健康的潜
在威胁。

尽管已经出院一个多星期，但于
迎丽还有少量的腹腔积水，于秉忠只
好在县里买药继续给她治疗。而对于
佳音来说，医生建议于坤在一个月后
带女儿再去咸阳复查。

“不是我不相信医院的诊断，这次
孩子受伤大多是内伤，脑震荡、脏器损
伤等等，比一般外伤更难治疗，也更容
易留下后遗症。”武晓勇很担心，他发
现儿子受伤后好多事情都忘得很快，
跟以前不太一样。

一些家长决定听武晓勇的，尝试
去和政府进行一次正式的沟通，武晓
勇的观点是：“我们有三个要求，第
一，这次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有
很多家人因为孩子出事而病倒，政府
是不是要给这些家人赔偿；第二，孩
子们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刺激，是不是
该有精神损失费；第三，如果孩子因
此留下了后遗症，以后的治疗费用谁
来承担。”

武晓勇和家长们都表示，“我们要
承认在这次出事后，政府的救治工作
很积极也很及时，我们很感谢。”

与此同时，政府的工作还在按部
就班地进行，除了善后事宜，榆林子镇
政府已经公开招标，将花费218万元新
建一座幼儿园，计划6个月完工。

在张平选退回20万元后，

药庆卫把那笔钱存在了专门

的账户里，留待张平选老两口

和毛蛋将来需要时再来拿，

“这是药家鑫最后的愿望，做

父母的一定会去完成。”

受伤的贺佳玮出院后，

还时不时会害怕，说“大车撞

了我们”。

药家鑫案，一个经历了全民围观、审
判、狂欢的官司，最后却发现，没有谁是
胜利者。

校车事故过后，一些家长悟出一个道

理：正是孩子们的伤亡，才引起整个社会对

校车的关注，进而让有关部门有所作为。

药庆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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